倫理學０４
自然倫理
　我們與世人有共同的原則：律法
　　律法、法律是甚麼？
　　我們在談律法是甚麼？律法，
　　　第一個是神永恆的旨意
　　第一個是神永恆的旨意。
　　　第二個是生活的準則
　　第二個是人或神給人生活的準則，目的是要人蒙福，目的是要人得自由（雅各書2:12）。
　　　第三個是審判的標準
　　第三個，這律法都可以把它了解成法律。律法或法律是審判的標準，上帝要判人的罪，或上帝要在這世界上作審判，這審判我們一般的了解就是對人，但實際上是對萬事萬物，包括生存競爭的法則，從零的法則（歸零法則Zeroing Methodology），這些都有罪惡，都有很多邪惡的地方。但在罪惡的世界，神仍然使用這些地方，這些東西，就是法則、律法，神使用這些，不叫這個罪惡的世界墮落得更厲害。
　　審判的標準在羅馬書2:12、15都有講，「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滅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審判」。然後不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（沒有律法的外邦人），按著律法刻在他們心裡的功用（是非之心）來審判。也就是上帝很公平的在審判所有的，甚至不只是人，還有動物、植物，生老病死的法則。你應該想到植物的法則。我有一次在一個植物園裡，看到一棵樹，然後旁邊一個瓶子在樹上面，我們教會有一個弟兄是森林系的，他說：「康老師，你知不知道這瓶子在幫樹幹嘛？在幫樹打點滴、打針。」那樹生病了。生病了，所以要打針。各位，這我剛剛說的，法則不是只有在倫理上面的，法則也包括自然的，我們如果吹風吹多了，就容易感冒，這也是一個法則。你可以說，感冒就是沒有注意到保健法則的審判或懲罰。我們的牙齒壞了，可能就是沒有注意到牙齒保健法則的審判或懲罰。我們的牙齒到90歲還很好用，就是我們遵守了牙齒保健法則以至於牙齒可以用到90歲。但是上帝的這些法則都會有朽壞的時候。各位，就是千千萬萬在自然界、生物界、倫理、政治、經濟…裡面等等都有它的法規法則，這個是罪惡的世界裡面，神要每個人都有法律或法律的功用在它裡面。
　　我們剛剛講的這三點，法律或律法是神永恆的旨意，是生活的準則，是審判的標準，這都指著上帝律法或者律法有著非常美好的背景或本質。但是下面講第四、第五條，法律會引起很壞的後果。這也是我們今天華人基督徒不太懂的。我都很希望我們看得完整一點。我在講 “Law”。這 “Law” ，包括上帝的 “Law” （上帝的律法，包括十誡，包括登山寶訓，包括愛人如己），這些都是 “Law”。 “Law” 就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。上帝要我們做的，上帝要我們思的（，上帝要我們想的）。相對的也有，上帝不要我們做的。總之，這都是上帝的旨意。那這個旨意在罪惡的世界裡面尤其顯得重要。因為在罪惡的世界裡，需要上帝藉著法律來使：人的罪惡受到一些制裁，和人的美德受到一些獎勵，以至於這個罪惡的世界不會更壞。如果有些情形能更好，就更好了。但是，當然我們知道，常常不是如此的。法律引起了很多很壞的結果。
　　各位，我還是說我在講 “law” 。這個  “law”包括神的法則，包括神的法則運行在罪人中間，有的是非常邪惡的法，這也是在西方裡一直有的一個傳統，惡法亦法，不好的法律還是法。在西方他們討論過很久，就是惡法好，還是無法好。也就是法律太壞了，我們乾脆把它廢掉了。通常西方不會覺得把它廢掉，如果要把它廢掉，以至於無法，那就會無法無天，那就會大亂了。嚴格的說，即使在文革的時候都不是沒有法。文革的時候還是有些規矩去行的，文革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強力機構在做某種方式的執法，不管它公不公平。就是西方一直覺得，整個受造物不能沒有法，即使在很大的罪惡中，即使有很壞的法，那法是很不好的，應該改的，應該修正的，應該廢掉的，但在你廢掉和修正的同時，你不可以沒有別的法來做類似的工作。
　　就是說，（如果現在），我們就用紅綠燈作例子，如果在一個地方，在一個交通要道，很容易塞車的地方，那個紅綠燈它的燈的顯示非常的不恰當，就是這個十字路口，它讓這個東西向的，每次綠燈有一分鐘，每次紅燈只有一秒鐘，也就是另外一邊（南北向的），每次的綠燈只有一秒鐘，每次的紅燈有一分鐘，那就造成整個交通大亂，包括這條就一直很順，另外一條就大塞車，塞得要死。這條很順，因為這條都是黨委書記；這條不順，因為…，所以大家就很不高興，所以就要改。各位，你改是可以的。剛才林老師也跟我談了這個問題。你改是可以，但你不能任何時候讓法律成為真空。這你能懂，如果「哎呀，這不公平，打倒它」。好，紅衛兵把他打倒了，然後紅綠燈就沒有了，結果就是東西南北向都不能走。東西南北向都不能走，比一邊可以走快，快六十倍，或一邊比另外一邊慢六十倍，還是更糟糕。就不能沒有法，那法可以改，但是那法不能沒有。一旦沒有，就無法無天，那就亂了，那就完蛋了。就是西方一直還有這傳統，惡法、義法，惡劣的法還是法，只是惡劣的法我們可以改，但是不能讓人間任何一個時候是完全呈現一個無法無天的狀況。
　　　第四個是罪惡的權勢
　　好，這個造成。我們要繼續講，法律或律法，上帝聖潔、善良、純全的旨意，居然造成很邪惡的結果。這是有一段經文我們平常都不去好好的面對的，而這是我們今天華人基督徒，也因為因信稱義的道理不懂或不了解，也因為對恩典的了解不夠，我今天早上去那個教堂看看，教堂的頂上，到處都有寫字，有一個好像也是強調恩典，我忘記那句話是甚麼了，「唯獨恩典」，還是甚麼，我忘記那句話了。這我們基督教的特色，我們絕對強調恩典的，但是華人基督徒尤其是保守的，我們常常不知道甚麼叫恩典，不知道甚麼叫因信稱義，因此我們常常走的是律法主義的路。這我相信你們也是這樣，這要求主憐憫。
　　律法是上帝善良的旨意，但是「律法成為罪的權勢」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:56，他說，「罪的權勢是律法」，罪的權勢是法律。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？如果講得更恐怖一點就是：法律是一個權力，法律是一個權勢，法律是一個力量，這個力量是使人犯罪的，英文是 “The power/strength of sin is the law.” 。罪惡的權勢或罪惡的力量，你可能很容易想，「喔，罪惡的力量是色情，罪惡的力量是毒品，罪惡的力量是金錢」，你可能會想這些。總之，罪惡的力量是邪惡的東西。可是，保羅在聖靈感動中，他就能夠看到你看不到的東西－－罪惡的力量是律法。也就是說，罪惡之所以可怕，罪惡之所以難以對付，是因為罪惡有一個最美好的東西作它的權勢，就是律法。
　　律法使人犯罪，這就是今天你在教會裡，你自己、你生活不聖潔、不得勝的原因。你生活不聖潔、不得勝的原因，常常是放縱私慾。我們當然馬上想到的就是這個，可是保羅想得更深，你生活放縱、罪惡、不聖潔的原因，是因為你努力要不犯罪，那反而讓你更多犯罪。各位，我講簡單一點，你喜歡抽菸，我們講抽菸是一個罪惡，應該是罪惡，因為…，（那我們講吸毒好了，就是）那傷害身體。那你要克制這個毛病，當然就是不要吸菸，可是不要吸菸是律法，我要努力的不吸菸。
　　律法又跟一個東西連在一起，就是肉體。你的肉體要照律法的規定來做，這樣讓我們聖潔，這樣讓我們得勝。各位，這幾乎是天經地義的，你想一定是這樣。負面的，不可殺人、不可姦淫、不可偷盜，就是我們的肉體照著律法的字句去做。正面的，就是我們的肉體也是照著律法的字句去做，當孝敬父母、要說誠實的話，要聖潔、要善良、要愛人等等…。
　　律法，一般最好的情形就是我們去遵守。，現在保羅不只在這裡，在很多地方都講，如果我們在律法之下，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肉體遵守律法，我們就更死得慘。死得慘，我們就更在罪惡的權勢之下。「康牧師，你在講甚麼啊！那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們不要跟肉體對抗，我們不要跟罪惡對抗，我們就繼續多多的犯罪好了！」也不是這個意思。不過我們先要了解，為甚麼保羅說「罪的權勢是律法」？他沒有說罪的權勢是私慾，他沒有說罪的權勢是肉體，他沒有說罪的權勢是色情網路；他說罪的權勢是律法，而保羅一向知道：律法是美好的。
　　我們剛剛已經講了，律法是美好的，甚至不信主的人都應該會略略的同意：律法是很好的東西。好，這哥林多前書15:56這一段很費解的經文，跟另外一節經文放在一起，就更費解，或同樣互相強調它的費解，表示保羅寫這個的時候，真的不是一時的糊塗寫這個錯，我們且不要說他一定是被聖靈默示的，就算他不被聖靈默示，他也不該會講出糊塗話。各位，羅馬書7:5，「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，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」。我們屬肉體，就是我們屬肉體的時候。通常屬肉體的時候，就是只在罪惡中。那我們應該一輩子都在肉體當中，被肉體所限制，所以都會有一個結果：屬肉體的時候，律法而生的惡慾，我們再一次說：你的惡慾是從哪裡來的？你現在有貪婪的念頭，你的惡慾可能是從眼目的情慾而來的。你看到有人在開法拉利轎車，你看這車真漂亮，這漂亮的車子引起了你貪婪的惡慾。這就是看到一個車，更常有的就是色情。當我看到一個色情的照片的時候，那就讓我產生了惡慾，色情的照片讓我產生了惡慾。漂亮的汽車讓我產生惡慾。應該是項羽吧，看到秦始皇出巡，這在他心裡產生了惡慾，「大丈夫當如此也」。「哇，這麼神氣啊，做皇帝。我也要造反。」當然你可能覺得這不是惡慾，但是，就是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女人，我們想要強姦；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車子，我們想要偷來；我們看到人家有錢，我們想要偷來；我們看到人家生活快樂舒服，我們想要占有。那我們通常會說，因為色情的網路、因為甚麼…，產生了惡慾。不過保羅不是這麼說的。保羅說是「律法產生了惡慾」，這跟哥林多前書15:56講的是一致的，「罪的權勢是律法」。怎麼會這樣呢？
　　
　　我不知道你們在解羅馬書第7章的時候，不管是做功課的時候，也就是所謂的學術性，或你們在講道的時候，包括你們在教主日學的時候，教小朋友的時候，各位，這都是我們教的課，你怎麼來講「在我們肢體中發動，然後結成死亡的果子」？
　　我以前在解這段經文的時候，我的解法就是，我會舉例子，就是我們人有一種不好的心態。那個不好的心態是神越叫我們做甚麼事，或律法越叫我們做甚麼事，我們常常就越不想做甚麼是。我以前舉的例子就好像說，上帝說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這個律法，就勾引了我想吃的念頭。你叫小孩子犯罪，常常是最容易的。你要叫小孩子去玩一個東西、去碰一個東西，最好的就是叫他不准動。你越叫他不准動，他就越想去動。好，我常常這樣來解釋。
　　但是如果這樣來了解，恐怕這不是一個…因為保羅講得很簡單，他說，律法產生一個惡慾。我剛剛講的狀況是很普遍的，但究竟不是每個人都畢竟這樣。各位今天如果學校在某個地方，譬如在這裡畫條紅線，不准越界，任何學生不准越過那條紅線，你覺得你們都想過去嗎？（會！）每一個嗎？我想很多女生根本就想，「那就不要過去嘛」！女生通常就比較乖。男生也不是每個都想過，「學校說不准過這條線，那就不過嘛」！我只是舉個例子，就畫條線，然後不准過這條線。我想我們一般來想，「那不過就算了吧」。假如學校規定說，從今天開始，每個人要帶筷子，是竹筷子。你們就每個人都「我偏要帶鋼筷子」。我想也不一定吧。就是，不是每一次有一個法律規定下來，我們就刻意要去違反。我想也沒有吧。就有的人想違反，有的人不想違反，很多人可能就覺得「算了吧，遵守就遵守，無所謂」。就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，上帝做一個規定，結果一定是我們就要違反它。有的時候會這樣，有的時候不會這樣。甚至我覺得大多數，規定我們要做，我們常常就去做了；規定我們不可以做，我們就不做了。我們不太會規定我們要做，我們就一定要做；規定我們不做，我們就一定要做，或者要做，我們就一定不做。我想不是這樣。就是照現象來講，不是這樣。所以我剛剛那樣的解釋並不妥當。就是上帝的規定激發我們就不想做。我覺得未必是這樣。
　　我還想過一個，這是比較難講的、難聽的例子，不過可能也能夠說明一下。假如我在教會我是一個牧師，我看到有一個小女生，我們假定她小學五年級。小女生跟一些男生在一起玩。這小女生從小在教會長大，很純潔可愛。她大概太純潔可愛，跟這些小孩子、其他的男生玩呢，這個小的時候，小的時候四、五歲的時候，三、四歲的時候，青梅竹馬的玩，無所謂。現在我們姑且說，小學五年級，她跟某些男生一起玩，太親近了，我就把她叫來。「某某某，現在長大了，你以後跟男孩子在一起不可以太親近」，各位，這律法了，「不可以太親近」。她就很天真無邪的「康牧師請問你，甚麼叫做不可以太親近」，那我就要說了，就要把律法規定得在詳細一點，「譬如說：不可以讓他的手碰妳身體的某些部分」，如果她繼續問，「請問甚麼部分？」，各位，好像你們現在的反應就可以說明，我要講的：律法講得越規定清楚，就越勾引我們那個私慾。「不可以碰到妳的脖子」，嗯，這無所謂，「那為甚麼不能碰？」，「脖子以下…」，下面我就不能講了，對不對？因為勾起你的私慾了，對不對？這個例子可能很明顯，就是律法、好的律法會勾起我們的私慾。
　　但是我們還是用我剛剛講的例子，不是每一件事都是這樣。不是每件事，律法說不可以做，我們就有私慾想要去做。不是每件事都是這樣。有的時候會這樣，有的時候不會這樣。而且不會的情形恐怕會多一點，所以恐怕不能這樣解釋。那我們還是要問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是甚麼意思？
　　嗯，我這樣講，希望我這樣講是對的。我覺得這樣的理解，可以比較讓我們口服心服的了解。當上帝頒布律法的時候，任何的律法，包括得救前、得救後，墮落前、墮落後，包括在伊甸園裡，上帝頒布一個律法，「這棵樹的果子不可以吃」，各位，先不要想得複雜，我們想簡單一點，就是非常簡單，就是你現在就在伊甸園裡，雖然我們現在不再伊甸園裡，我們現在是罪人，不過我們就設法很簡單的講，現在有一顆果子，有一棵果樹，就跟伊甸園一樣，我們後園一大堆果樹，其中有一棵，學校規定，我不敢說特別特別，就是那棵樹的果子不可以吃。各位，先不要回答，因為回答可能錯了。你就想學校一個規定不可以吃，你最正常、最基本、最簡單的反應是甚麼？先不要回答。我要你想。不可以吃，有人說，下面一個反應，很好很好，感謝主。我講的可能更簡單一點，當學校有個規定，不可以吃，政府有個規定不可以吃，父母有個規定不可以吃，或者有的時候是規定要吃，或每天都要吃蔬菜水果，要吃。
　　我想，最正常、最簡單的反應，如果不可以吃，那我就不吃。好，有一個規定了，那我就遵守吧。各位，這是所有罪惡的來源。聽起來這是全世界最對的事，上帝頒布律法了，然後我就說我要遵守。這是全世界罪惡的來源。為甚麼？因為上帝頒布律法的第一個反應，包括我們將來在天上，應該是：我不能遵守，求主幫助。
　　從康德的哲學來講，康德的哲學非常強調人要自主。從基督教來講，人要自主是一切罪惡的來源。各位，罪惡的來源不是淫亂。罪惡的來源不是貪婪。罪惡的來源是人要自主。律法是好的。律法的頒布最重要的是叫你知道：你不能遵守律法，除非上帝恩待。而當律法的頒布讓我們說「我要遵守」，聽來是天經地義的，但那讓人的自主產生一個忘記我需要依靠上帝。如果，你聽到律法，你聽到上帝對你的任何要求，你自動的，我想這甚至是一定的反應。甚至我們可以說，越愛主的人越是有這樣的反應，就是我要遵守。
　　人的自主性一出來，遲早就會有另外一個反應：我不要遵守。『我』成為中心的時候，就是我來決定我要不要遵守。那就是自主性。合理的，我遵守；不合理的，我不遵守。這在人間看起來也很對，我們不被人牽著鼻子走；但各位，你對上帝絕對不能如此。你遵不遵守，不是你決定的；你遵不遵守，是上帝決定的。
　　如果人從我要遵守，這看起來非常美好的反應，如果人從這裡來，而不是說，「啊呀，上帝，你的律法我不能遵守，我何德何能，先不要說我是一個罪人，但我一個受造物，祢造物主的法則，我怎麼有能力遵守，求主給我力量」。各位，不是我們需要隨時講這種話，而是我們要對上帝顯得態度。這也是我們將來在天上的理由就是我們有這種態度。任何事我們對上帝是要絕對順服，絕對信靠，絕對依賴。如果不是，我們就說亞當、夏娃。
　　亞當、夏娃在沒有犯罪的時候是沒有罪的。亞當、夏娃在沒有吃的時候是沒有罪的。這你需要知道。這我們在談神學的時候和解經的時候，都是很難解釋。但我們也就嘗試來講，那是沒有罪的。人在沒有罪的時候，怎麼會變成罪？比較穩當的解經家，就像路德、加爾文，也像你們現在念的『改革宗認識論』裡面很重要的，因著上帝才有一切，包括我們的思維，包括我們正確的思維，包括我們正確的判斷的思維。而這種正確判斷的思維一旦不要上帝，甚至我們一旦開始說，甚至我開始說，我要遵守，而不是想到我需要全然依靠上帝才能遵守，下面我們慢慢就會有我要遵守、我不要遵守是由我來判斷－－我喜歡，我遵守；我不喜歡，我就不遵守。
　　那麼人在遵行上帝法律的時候，因為我要遵守的態度就會慢慢變成我來決定我要不要來遵守，然後繼續下去就不僅是執法由我來決定，下面就跟康德一樣了，立法也由我來決定。這學校規定幹嘛由學校規定，我們學生來規定。各位，我們人間可以這樣。人間是老師大，學生大；老闆大，員工大；國家，還是黨的，還是人民的；到底黨是誰？人民是誰？這可以有相對性，但對上帝，我們要有絕對的態度。因為上帝是頒布律法的。上帝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祂要怎樣，就怎樣。我們不但只有遵從，而且我們連聽從都要說：「我們需要靠著上帝。」這不是奴性。這不是賤。這是人能夠獨立、自主、批判、思考的永遠不可以少的。你要越謙卑、信靠主，你的批判、獨立、思考才能越好。
　　所以（美好的律法），可能這樣解釋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就是上帝沒有罪，上帝創造世界沒有罪惡，罪惡怎麼會進來？罪惡藉著一個美好的東西進來，藉著「我要遵行」，產生了自主性，然後我不要遵行，然後我來決定甚麼是對，甚麼是錯，然後就有各種的罪惡，到最後就是死亡的果子。
　　但這還是神學和解經的部分。我們只是說明一下，細部的討論我們就先放在一邊。這個產生了惡慾，就是人想要自主。然後7:8，「然而罪趁著機會，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（；因為沒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）」，發動，就是指我們自主以後就有各種的負面的結果，那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，每個人都是一個小霸王，每個人都是一個紅衛兵，每個人都按自己心中所喜好的行。各位，無罪的生活，將來在天上的生活，是我們的確可以按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因為…你應該記得我們講了兩天了，因為上帝的律法已經刻在我們的心裡了，不必有人告訴我們，上帝的律法已經刻在我們心裡了。不過，那還是表示一件事，我們是喜悅的、歡喜的、順服信靠上帝的來遵行上帝的話，這是最大的自由、最大的自主、也是最大的對上帝的順服。
　　當人自己作主的時候，就像…我覺得哲學的最高峰可能是康德，把人的自主講得最好的，可是我覺得那也是帶來一切罪惡的最好的根源，人一旦要自主，但最後就天下大亂，我我我…，每個人都是我，然後就無法無天了。
　　好，律法是罪惡的權勢。這是第四條，我們說得稍微多一點。
　　　第五個是引發憤怒的導管
　　然後還有第五條，如果你不記得的話，律法，第一個是神的永恆旨意；第二個是生活的標準；第三個是審判的標準；第四個是罪惡的權勢；第五個是引發憤怒的導管，這跟第四個很像。
　　律法既成為罪惡的權勢，律法就引發了憤怒，帶來了上帝的咒詛。羅馬書4:9，「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（或作：叫人受刑的）；哪裡沒有律法，那裡就沒有過犯」，這「律法是惹動憤怒的」，可以有兩個解釋，這兩個解釋恐怕都正確：一個律法惹動憤怒是指著，人犯法惹動上的的憤怒；另外一個解釋是，人看到上帝的律法就憤怒。
　　各位，說起來，你們在學校裡面，老師、同學、院長、董事長都是一樣；你們將來去教會，長老、牧師、會友也都是一樣；你們結婚，在家裡也是一樣。律法，或你家的規矩，或教會的規矩，或學校的規矩，惹動憤怒，一個就是惹動老師的憤怒，因為學生不守校規；另外就是惹動學生的憤怒，因為老師的規定太霸道了，就憤怒。我們現在始終有這兩個憤怒：我們看到上帝的律法就不高興，上帝看到我們犯法也不高興。就美好的律法叫我們天下大亂。
　　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甚麼時候，包括你在學校，我們昨天已經講過，今天再提一下，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個地方，包括神學院，包括教會，我們也講過神學院、教會，其實從外表來看是世界活的一部分。我們在世上，我不知道有誰進到學校，包括進到這學校，「這我們的校規」，「哇，真是好好喔！」。我看每個法律，我們看起來都是「這麼嚴格啊！這麼囉嗦啊！」各位，老師學生都是一樣。老師給學生的規定讓學生很不高興，惹動學生的憤怒。各位，學校對老師的規定，「喔，這個要怎樣怎樣」，老師也不高興。然後，董事會給校方的規定，校方也不高興。所有的律法都惹動憤怒。
　　好，惹動憤怒，羅馬書4:15，「律法是惹動憤怒的；哪裡沒有律法，那裡就沒有過犯」，這我剛剛已經講，你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，不可以違法，不可以沒有律法，但你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，如果以律法為本，除了惹動更多的咒詛和憤怒，沒有任何解答；你一定需要有福音，但這是因信稱義的道理，我們今天就不去講它。　　
　　加拉太書3:10，「凡以行律法為本的，都是被咒詛的」，這是今天中國教會實在需要反省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們能反省多少。因為中國教會大概是以行律法為本。我們就是規定，律法主義嘛！規定你要怎樣怎樣才行，越是老一輩的，越是常常說人心不古啊，「我們當初做神學生，哪像你們這樣啊！」；然後，等到你們將來做老師的時候，新的學生，你們也說同樣的話。然後，你們現在大概也常常聽到你們父母講，「啊呀，這小孩子真是越來越糟糕，想當年我們那個時候…」；然後，等到你們做父母，你們大概也是一樣，「我們那個時候」。奇怪，好像都是…這好像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觀。越古越好，你看中國人的武俠小說，越是白鬍子老頭功力越高。中國文化，年齡越高，資歷越久，越是大官。這十幾年有點改變。各位，西方剛好相反，越年輕越好，越新的手機越好。各位，我們中國也不敢說越舊的越好，但是對人來講，我們常常是：我們的歷史觀是回頭看的，越老越是黃金時代、白銀時代、黑甚麼時代，然後輕甚麼時代。西方是越新越好。各位，這兩個都不合聖經；都有它的缺點，也有它的優點。
　　我只是在說，如果你要靠著律法、憑著肉體來成聖的，那是沒有用的。肉體是重要的，律法也是重要的，但一定都在恩典之下。理由，我們也講過多次，因為神要求的是完全，馬太福音5:48，「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」；雅各書5:10，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就是犯了眾條」；加拉太書3:10，「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詛」。這是律法成為咒詛的理由，因為上帝要人完全，因為律法是人想要自主，看起來很好，結果忘記依靠上帝，就在自主的路上產生各樣的私慾。但律法絕對不能廢掉。我們需要有律法。
　　成聖、得勝之路
　　好我們現在談一下成聖的路。歌羅西書3:5，「所以，要『治死』你們在地上的肢體，就如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惡慾，和貪婪。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」，這致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，我們也看羅馬書8:13，「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，必要死；若靠著聖靈『治死』身體的惡行，必要活著」，這個治死這個字，照我所知，在希臘文、在新約聖經裡面，只出現這兩次。那麼英文的翻譯好像是 “mortify” 、 “mortification” ，字典上講是「痛悔啊、禁欲、對付啊、約束啊」這類。這個觀念，我覺得很重要，雖然這個我們在講第一部分的時候會花最多時間就是自然的倫理，其實這部分已經不在自然倫理裡面了，不過我們講道、現在在講的時候，也順著提一下。
　　嗯，人怎麼才能聖潔？怎麼才能得勝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問題？我有這問題，而且我很常有這問題。我希望過一個聖潔生活，我希望過一個善良的生活，這很難欸。那在華人的教會裡面，西方的福音派裡面也常有個影響力很大的兩個傳統：過聖潔得勝的生活，兩個辦法：一個辦法就是『律法主義』，就是目標聖潔，我們可能是靠著聖靈，或所謂的第二次祝福。人不得勝就是沒有聖靈，人有了聖靈、經過了方言，或聖靈的充滿，或靈的淨，那麼我們就開始能夠勝過肉體了。這一點是衛斯理或靈恩派的弟兄姊妹都有一點類似的，經過一個特別的經歷，然後我們遵守上帝的律法，我們就可以達到完美的地步。這是一個做法，可能包括很多的律法主義，就是你要努力去做，然後規定這個那個。
　　另外一個，跟律法主義看起來完全相反的，就是『寂靜主義』或『安靜主義』。安靜主義的英文就是 “Quietism” ，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安靜，意思就是不動。一個是你的肉體努力照著律法去做，就一定能夠達到完全。當然，衛斯理仍然是講恩典的，靠著聖靈的工作或任何一種形式完美主義，是靠著聖靈，然後我們在生活中就可以達成聖潔；另一個是“Quietism”  就是倪柝聲和蓋恩夫人所講的。倪柝聲在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裡面就講這個，而這個解經是近似這二十年，包括你們可能聽過，我覺得是錯誤的，但是很多福音派非常喜歡的『新保羅觀』。就是，所謂的新保羅觀，也是在講到羅馬書7章講到的「我真是苦啊」，那我是指不得救的人。就是我們在沒有信主的時候，我們真是苦，我們在罪惡過犯中，我們很苦，我們真是沒有辦法勝過罪惡。但是當我們得救以後，我們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了，我們就在基督裡被釋放了，我們就與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復活了。蓋恩夫人和倪柝聲寫的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就是羅馬書的解釋。各位，我是覺得很大的錯誤。但是那個給人很大的安慰。
　　跟這個有關的一個神學，各位，如果我提的這些名詞，你們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倪柝聲是誰？蓋恩夫人是誰？或我等一下講的「開西會議」，你不知道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我們華人的學術界和華人的學生都有一種毛病，我們都喜歡拋出一些名詞來，讓人家覺得我們很有學問。各位，不必，不必。你不必懂那些名詞是甚麼，也不必常常講，然後講道的時候有希臘文出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真的了解，都不需要講這些東西。你真的不了解，你就承認你不了解，沒有關係。我之所以講，因為這是一個神學的課，不可以沒有一點名詞給你們，但你們不知道沒有關係。但就是蓋恩夫人，還有倪柝聲，還有一個開西會議。
　　這些都是在西方很強烈的屬靈的傳統，對我們中國教會，包括你們神學院背景的這些弟兄姊妹的長輩影響很大。要不然就是律法主義，這是今天你們還能體會到的，你要聖潔就要怎樣怎樣…一大堆規定；要不然就是寂靜主義，就是你甚麼都不要做。倪柝聲說，「你根本不要做」。蓋恩夫人說，「你不要做，你要成聖，你不要做」。「你要知道你已經與基督同死了，你要知道你的老我已經死了。」這是比較屬靈派的這樣講。我難過的是，連最優秀的現在這些學者，多半也是這樣解釋，包括我非常敬佩的中神的、我們華人教會最優秀的新約學者馮蔭坤先生解他的《羅馬書》也是這樣解。
　　馮蔭坤先生在解《羅馬書》的時候，其實這是現代的潮流，那潮流就是：哥林多前書的7章的那個「我」，是沒有得救的人。得救了以後，你不會有那種悲歎了。得救了以後，你信了耶穌以後，你就從黑暗的國度遷到光明的國度，你已經到不在罪惡權勢之下，你在恩典之下，不是犯不犯罪、願不願意犯罪的問題，而是你根本不能犯罪了，因為你已經到了光明的國度。像倪柝聲在《正常基督生活》裡就講，我們不必與主同死，我們不必求與主同死了，因為我們已經死了，我們不會犯罪了。當然，馮先生，還有（像絕大多數的，不能說絕大多數，但）大多數的這些新約學者，都講羅馬書第7章是沒有得救的人，「沒有得救的人他們很痛苦，他們在罪惡過犯當中，他們真是苦啊；他想要做的善，他不能做；他不想做的惡，他常常去做。」現在基本的解釋都是這樣。
　　那馮先生的解經，那是學問比我棒太多了，我沒有辦法反駁，我沒有能力去一條一條反駁，可是我站在傳統的立場，我和路德和加爾文一樣，認為羅馬書第7章講的是得救的人。我真是苦，那我是得救的人。好，我們現在不去討論解經上的問題。
　　我就在講到說，當我第一次看到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的時候，我好興奮。因為我那時候也有痛苦，跟我們每個人的痛苦都一樣，就是我生活不聖潔。這生活不聖潔，我們不必是行為上多不聖潔。我們都知道，尤其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我們頭腦裡常常有一些私慾、一些不好的念頭，其實不是年輕的時候，我們年老的時候也是一樣，那我們都希望消除，怎麼樣能夠…（在我們中國的哲學裡面就是）走成聖之路或成德的功夫。這一點蓋恩夫人的講法跟王陽明非常像，就是不要用功夫，你的心，此心，潔淨，對就好。只是王陽明絕對不需要聖靈和恩典，大概就是你有一個認識，你知道你自己多好就好了。我第一次看到，你根本就不必掙扎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仰望主，你已經與基督同死了，現在活著不再是你，所以你不會再犯罪了。哇，我好高興啊。那高興三分鐘就沒了，因為我還在犯罪啊。
　　好，各位，人的經驗不重要，上帝的話最重要。上帝的話是怎麼講的？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怎麼解這個經文。我們不去討論羅馬書第8章那個我到底是誰？我們沒有時間去解這個經文。我只是在講到說，當我們過成聖生活的時候，當我們逐漸聖潔的時候，最起碼有兩處，雖然只有兩處，但這兩處很夠。保羅用了「治死」這個字，一個歌羅西書第3章，一個是羅馬書第7章。我們的身體，我們的罪惡並不是已死，是要治死。就耶穌已經成就的救恩來講，我們當然是已經與主同死；就我們在罪惡的世界裡面的經驗，我們又必須承認，我們必須活在肉體中，我們仍然在罪惡的世界中。我們這樣講，好像就地位來講，我們是在基督的國度裡，是在神的國度裡，我們已經不會犯罪了。那是真的，主已經把我們遷到愛子的國度。但因為我們還在肉體中，在肉體中並不是肉體是罪惡的，而是說，我們的救恩是：（對不起，又拋一個名詞，這可能你們聽過，） “Already but not yet”，就是我們的救恩是「已經成全，卻又還沒有成全」，「已經得到，卻又還沒有完全得到」，「已經有，卻又還沒有完全有」。
　　我三十年前在神學院的時候就聽到過這個名詞，可是我是到最近這幾年，我才覺得越來越了解，這真是很有智慧的話：我們已經聖潔，我們已經與主同死，我們已經與主同活，我們已經在天上，我們已經跟主一起治理，天國已經降臨，但是卻又還沒有完全降臨。甚麼叫做已經？甚麼叫做還沒有完全？你不太能夠說，已經降臨了百分之七十，還有百分之三十，你不能這樣量化。雖然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相對量化，也就是我希望我們每個人在這裡都能夠說：我已經越來越聖潔，一天比一天聖潔。我覺得這是應該有的，但我們仍然會說，我一天比一天聖潔，有可能明天、下一秒鐘，我罪惡的本性讓我過去十年通通翻盤了。各位，大衛不就是這樣嗎？我相信大衛也是越來越聖潔，可是他在一切都好的時候，他就犯了一個那麼大的罪。我們不把它量化，但我們需要知道，我們需要繼續靠著主的恩典對付。
　　那個「治死」就是有那個字、那個含意是我們（那個是）無法形容的、艱難的爭戰，包括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包括我們需要外在的律法、內心的律法的約束、提醒、作戰，但是這一切都靠著恩典，這一切也都是因為不完全，我們也都需要求主的赦免和憐憫。所以，律法很重要，律法我們不能廢掉。我們要成聖，我們要治死肉體，需要有律法。
　　因此，律法的第六、第七個意思：第六個是約束人外在的行為。第七個是引人到基督那裡去。就現在罪惡的世界裡面，對基督徒、對非基督徒都有的律法的作用。前面講那麼多的律法是神的旨意…律法惹動憤怒，那都很難懂。就我們講的倫理學裡面，可能這第六條、第七條是很具體的、比較好懂了。
　　我們需要有律法（律法的作用）/律法是甚麼？
　　　第一用/第六個是約束人外在的行為
　　律法是約束人外在的行為，這個是路德和加爾文講到律法的作用、社會的作用。律法或法律的規則，不管是神的，不管是十誡，或今天的規定、教會的規定、社會的規定、家庭的規定、神學院的規定、黨的規定等等，甚至黑社會的規定，所有大大小小人間的規定，有的很好、有的很壞，我們好的維持，壞的希望改進，但是這些都或多或少約束人外在的行為。內心沒有辦法約束。內心，是道德的法則我們管不了的。這也是我們中國文化裡面，我覺得有點恐怖的地方，這恐怕是宋明理學，尤其是陽明學的，至少是一個流弊。這個你可以在我們清朝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在文革的時候看到，就是「誅心」啊（按：不問行動，單單推究其居心，以論定罪狀），你外表好還不夠，你心裡是不是怎麼樣，「清朝文字獄就是在誅心」，你外表怎麼樣， 你寫的這話表示你內心在造反啊。各位，這個，我們基督教不講這一套。對，我們基督教最講這套。我們最講你的心聖潔不聖潔了。但我們講這套是我們在神面前。我們在人間當然也希望誠實、善良…等等，但我們人間的要求，跟是人一樣是外面看得見的。我說明一下。
　　各位，教會和神學院可以因為你內心在想甚麼處罰你嗎？應該不行。我內心正在想，「如果我現在有錢就好了」，突然有一個教授，「那個某某同學你站起來，你要為你剛才的貪婪悔改」。各位，我們講更難聽的，你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，心裡動了一個淫念，沒有一個政府說，「你犯了強姦，關起來」。不會。法律只管外在的。人的國度是外在的，也就是呈現出來的。就這點來講，連教會都是這樣。我們不能處罰人內心所想的。除非他內心所想的，或多或少，呈現在外在，我們覺得是這樣。但是還是呈現在外在。假如一個男生心裡有淫念，但他從來沒有呈現出來，他呈現出來彬彬君子，他從來目不斜視，從來都不多看女人，他從來都規規矩矩的，沒有露出淫笑、潔笑都沒有，他眼神都沒有看過飄過，看得見的外表都很好，即使他腦袋裡都是淫亂，但沒有一個人能處罰他。甚至我們都不知道他這樣。他在神面前仍然是罪人、大罪人，大概下地獄，不靠主的恩典是要下地獄的。但是他能夠在外表上規規矩矩的，還是有他在人間的好處。甚至這個好處、對付、克己，上帝也會承認這是他的努力，有他值得稱讚的地方；只是就上帝的義來講，他當然是遠遠的沒有達到。
　　律法只能管人外在的行為。我們基督徒千萬不能夠說誅心，不能夠在管人的時候，我們說你的心怎麼樣。你，說「康牧師，我明明看到他內心的動機不太好」，一樣，你怎麼看到他內心動機不太好？一定是外在的行為，譬如說：眼神，譬如說：他聽到別人拿了第一名，他是第二名，眼角的樣子，或他就不去跟人家講話的樣子，還是外在的行為。律法只能管到外在的行為。也因為這樣，我對於說「我們需要有基督徒的倫理、法則」，我有很大的懷疑。我的意思是說，我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外在行為要求應該是一樣的。當然我們基督徒要求內心，只是那內心不是在外在的可以說得很準的。當然也有相對的準確，一個人裡面良善，一定會呈現到外面，但那是相對的。所以，律法是管人外在的行為，約束引導人外在的行為。
　　提摩太前書1:9-11，「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誠和犯罪的，不聖潔和戀世俗的，弒父母和殺人的，行淫和親男色的，搶人口和說謊話的，並起假誓的，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。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。」保羅在這裡講得很有意思，把律法和福音放在一起來講，但是兩個是截然不同的。「律法不是為義人所設的」，我們既都是罪人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是罪人，所以我們仍然需要律法來約束我們外在的行為。不管是在社會裡、在教會裡、在家庭裡面，各方面我們都需要律法來約束我們的外在行為。而我們的外在行為，雖然我們非常強調因信稱義，但那是在神面前稱義，而神一點都不忽略，路德和加爾文也非常強調社會上的平安，用今天你們的話講就是和諧。雖然我不知道…我知道和諧這兩個字常常被說成很負面的，但是我們從奧古斯丁講到的，「法律在人間的城裡面也要有和平」，就是起碼維持一個安寧，這是對的。好，我們休息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